
微雨过后的清晨，最适宜在
校园漫步。

操场上，靠着东边围墙的地
方，几行整齐的菜畦上，不同品种
的秋菜籽已经下种，新的绿意正
争先恐后地冒出，有的疏疏朗朗，
似几簇星星闪亮其中，有的挨挨
挤挤，如一抹绿绸覆盖其上。

秋已来临，但夏的作物还有
些许的留存：几株东倒西歪的秋
葵秆上，五六朵嫩黄的花、三四颗
坚挺的果，还在孤傲地展示其优
雅的风姿；一架七零八落的竹棚
间，原先隐于藤蔓中未被发现的
丝瓜，此时正在枯叶丛中倔强地
歌唱其曾经的辉煌；旁边那被高
温酷暑憋闷多时的扁豆藤，仿佛
突然之间能量大增，正毫不吝啬
地将成串成串紫色油亮的豆荚，
挑上高昂的枝头。

匍匐一地的南瓜藤，在东南
边的角落里，努力张扬着那硕大
却已略显疲惫的金色雄花，透过
那些耷拉着的瓜叶的缝隙，那些
水灵灵青绿色的小南瓜，依然透
出其清新可人的生命气息。

夏去秋来，这些熟悉的作物，
该萌发的已经萌发，想炫耀的还
在炫耀。唯有东北角落里那层层
叠叠的深绿色的番薯藤叶，依然
不动声色地孤独地葳蕤着，没有
鲜亮的色彩，没有艳丽的花朵，也
看不到令人眼馋的果实，从夏天
一路走来，默默而又自信地迈入
秋的大门。

它是引不起人们对它的关注

的。即便如我，一个对花花草草
有着特殊感情的人，也不例外。
而就在今天，就在这样一个秋意
微凉的清晨，当我的视线随着那
些鲜绿青绿嫩黄亮紫无序跳动
时，目光无意间与两朵淡紫色的
小花相触，只是因为多看了它一
眼，正如歌词中所唱，我就再也忘
不掉它的容颜了。

是的，在惊奇中我瞥见了它
开的花，色彩是高贵的淡紫色，形
状似娇美的牵牛花，相邻的两朵
花，就那么淡然地躲藏在靠近跑
道边的一丛绿色的藤叶下，忽明
忽暗，若隐若现。若不是我蹲下，
若不是我细看，是绝对欣赏不到
它们的。那时的我几乎是如同发
现新大陆似的小心翼翼地扒开藤
叶，全方位地观察它们。

我捕捉到的是蕴藏在藤叶下
的美丽！一种不爱张扬的美丽，
一种喜欢静处的美丽，一种痴迷
淡然的美丽。

我习惯于这样的不张扬，习
惯于如此的静处与淡然，已经很
久了。

有幸参加了某一次会议，我
很实在地谈了自己的感受。会
后，一位已好久不见的朋友客气
地表扬了我一番之后，很亲热地
拥着我的肩膀凑近我的耳旁悄悄
对我说：“老师，你还是那样的朴
素。”那天，我穿的是一条淡色的
有点泛白的极其普通的棉麻连衣
裙。当时的我是懂她话中的意思
的，但我只是笑了笑说：“棉麻的

穿着舒服。”
还有一次，是在和先生一起

散步时，遇到了先生的朋友，于是
边走边聊。就着他们的话题，我
很自然地插了几句，那位朋友突
然转过头对先生说：“你老婆很实
惠。”也许是我随意说出的话引发
了他的共鸣，也许是我很随心的
穿着触动了他的好奇心。总之，
他那时是很郑重其事地赋予我

“实惠”这个词的。
我知道“朴素”、“实惠”这类

词在如今代表着特定的含义，我
虚心接受着别人对我的评价，但
我从来没有因为他人把这些词语
赋予我而感到难堪或不自在。

因为我懂我自己，我明白我
的取舍，正如眼前这些并不起眼
的番薯藤叶，它也懂自己，明取
舍。它知道，它会开花，也从来不
失花开时的精致和芳香。但它很
少开花，即使开了花，也鲜为人
知。因为它深知，它的追求不在
于那令人羡艳的外表，而是深藏
于大地的众多的极其丰硕的果
实。它明白自己的内心是充实
的、丰富的，也是强大的。确实，
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强大时，就
会自然而然地忽略一些对自己来
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驻足、欣赏，在一片细藤与绿
叶交互错杂的掩映下，我看到花
儿在理智地绽放，我听到果实在
纵情地孕育。无论被欣赏还是被
漠视，它都处之泰然，惟愿：蕴满
怀恩情，还一地膏泽。

□周青

秋天的甬城，桂花飘香，银杏泛黄。
一阵秋风起，寒意顿生，感觉手脚都凉冰
冰的。

周末我去图书馆，意外发现了一本
书——《胃知的乡愁》。作者在书里丝丝
入扣地描写了他吃过的众多特色美食，
其中一篇有关茄丝粥的描述，一下勾起
了我童年的馋虫。回到家，我对母亲说：

“妈，你还会做茄丝粥吗？我小时候经常
吃的，好多年没吃过了。”

母亲立即会意，出门买了菜，中午便
为我做了一锅茄丝粥。霜打后的茄子，
口感虽失去了娇嫩水灵，却增加了几分
韧性。母亲把茄子切成丝，裹上面粉，放
入锅里小火煎一下，待表面呈金黄色便
加入水，煮开后放入青菜、西红柿、海带、
豆腐丝、粉条，转成小火，慢慢熬煮。

闻着香味，饥肠辘辘的我很着急，每
隔几秒钟便掀开锅盖看一下，恨不能马
上出锅。母亲看我的样子不由笑了：“慢
慢等别着急，粥靠熬，火候到了才好喝。”

等待的过程真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不知过了多久，粥终于熬好了。母亲揭
开锅盖，看着眼前这一锅五彩斑斓香气
扑鼻的粥，我的心突然安静了下来，一直
以来的焦虑也仿佛瞬间化解。

我胃口大开，连喝两大碗，吃得额头
汗津津。母亲似乎很安慰，我却仿佛看
到十几岁时的自己，也是在这样深秋的
天气，中午一放学就往家跑，只为赶回去
喝一碗母亲做的热气腾腾的茄丝粥。来
回三四里路，北风已起，我却一点也没觉
得冷，那一大碗热乎乎的汤水保证了我
一天上课的热量。

奶奶坐在灶边烧火，看我回来了，经
常会给我意料不到的惊喜。她用烧火棍
在灶灰里扒拉几下，扒出一些预埋的美
味，有时是一块红薯，有时是一根带皮的
玉米，有时是一把花生，甚至一头大蒜。
看我捧着这些黑乎乎的宝贝，一边吹气
一边迫不及待地塞进嘴巴里，弄了一手
一脸的灰，奶奶慈祥的脸上泛起微笑。

回忆让我的心情愈加平缓。喝着碗
里的粥，手脚慢慢热乎起来，身上的每个
毛孔似乎都打开了，舒服极了。我对母
亲道谢：“妈，谢谢您熬的粥。”

母亲依然笑眯眯的，叮嘱我：“天冷
了，要多喝点粥，暖心养胃。千万不要着
急上火，有点耐心，粥是慢慢熬出来的。”

品着母亲的话，眼前不由闪过一幅
幅画面。

“今年太难熬了，碰上疫情，生意又
这么差，我都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这
是我在门口小餐馆吃饭时，偶然听到老
板打电话的抱怨声。挂了电话，他站在
柜台后面，依然对顾客笑脸相迎。

“日子太难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
能休息一天。”这是酷暑盛夏，迎着烈日
在小区里奔波送快递的小哥说的。他把
快递递给我，用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又
转身进了电梯奔往下一家。

“读了十二年书，从来没有像今年这
么难熬。”这是高考前，对门一个高三学
生出门时在嘀咕。他急匆匆出了楼道，
我只看到他背着书包的背影。

可人们最终都熬过来了，不是么？
熬，是对时间和过程的尊重。人生就像
熬粥一样，细火慢炖，多点耐心，才能熬
出浓郁，熬出精彩，熬过秋的萧瑟、冬的
沉寂，终会迎来春光明媚。

三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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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煮
□李敏

生人

美美蕴蕴 藤叶下藤叶下


